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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读·事件

芯芯片片之之灾灾
——— 被跨国“钓鱼执法”改变的两个中国家庭
文/片 本报记者 刘铭

[ 无间道 ]
宪宏伟这才知道，跟他谈“生

意”的，原来是美国联邦调查局特
工。

今年 32岁的宪宏伟和李礼
均任职于驻北京一家外企，在公
司均是普通职员。

2008年底，宪宏伟的表哥发
现一款由美国制造商生产的高性
能芯片，在英国航空航天公司的
网站上能买到，于是便找到外语
不错的宪宏伟，通过邮件联系到
该公司美国分公司的销售经理铁
摩西·斯科特。

两人沟通得十分顺利，铁摩
西·斯科特告诉宪宏伟，买芯片没
问题，但是必须通过芯片的代理
商——— 美国港湾国际贸易公司
（HTI）来交易。就这样，宪宏伟结
识了HTI负责人马尔科姆·李。

2009年10月，宪宏伟与马尔
科姆·李联系半年多后，谈成了这
笔购买40片芯片的生意，并支付
了第一笔预付款近 2万美元。宪
宏伟建议将芯片通过物流公司送
到北京入关，被拒绝。

马尔科姆·李提出要在匈牙
利交货，因为“匈牙利是公司的交
易基地”，并称“事关紧要”，必须
与宪宏伟亲自交易，“否则就断绝
合作”。由于担心第一笔预付款打
水漂，宪宏伟无奈支付了第二笔
预付款，并答应了对方要求。

2010年9月1日，宪宏伟和李
礼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一下飞
机，便被警方逮捕了。

在冰冷的屋子里，两个中国
人一丝不挂地接受检查。“我脑子
里一片空白，只想着要向使馆求
助。”李礼和宪宏伟想要联络中国
大使馆，遭到了拒绝。

第二天，匈牙利布达佩斯城
市法院开庭审理此案，主审法官
拿出的一份国际通缉令显示：早
在2010年6月9日，美国已对宪宏
伟和李礼发出了逮捕令，原因是
他们要购买的芯片可用于军用以
及高辐射环境，被列在美国国防
物品清单、武器限制出口清单及
国际武器交易规章中。8月25日，
美国司法部门向匈牙利政府秘密
提出请求：以引渡为目的，对宪、
李两人实行临时逮捕。

宪宏伟这才知道，跟他谈“生
意”的，原来是美国联邦调查局特
工。

宪宏伟一点点回忆，他曾问
过马尔科姆·李，从美国买芯片是
否需要出口许可证，马尔科姆·李
说需要，但让他不用担心，并承诺
解决这个问题。

现在看来，这个承诺只是个
诱饵。

法庭上，法官告诉宪宏伟和
李礼，他们将面临两种选择：同意
引渡，他们将被羁押 6个月到 2
年；不同意被引渡，他们将被扣押
在匈牙利。

宪宏伟和李礼根本没有时间
请律师，也听不懂匈牙利语。匈牙
利法庭为他们指定的辩护律师建
议他们同意引渡。他们想要请新
律师提出上诉，被驳回。

[ 奔走 ]
茹琪只懂一点儿英语。“寄封

信都非常难，要先把中文输入网
络里，然后翻译成匈牙利文，再抄
在纸上，告诉工作人员是要邮寄
东西。”

9月3日下午，正在家里照看
刚满月的女儿的祁阳，突然接到
一个境外电话。她还以为是丈夫
李礼打的，因为从9月1日开始，
李礼的电话就打不通了。

电话另一端是匈牙利首都布
达佩斯，对方是中国驻匈牙利大
使馆的一名官员。

那名官员说，李礼因违反美
国武器出口管理条例，应美国请
求，被匈牙利警方逮捕了。
“他怎么会跟武器扯上关系

呢？这是从来没有的事啊。”祁阳
根本接受不了，“整个人几乎都傻
了。”

同样接到电话的，还有宪宏
伟的爱人茹琪。

在简单安排一下家里的事
后，9月18日，茹琪一人匆忙赶到
匈牙利。

茹琪只懂一点儿英语。“寄封
信都非常难，要先把中文输入网
络里，然后翻译成匈牙利文，再抄
在纸上，告诉工作人员是要邮寄
东西。”

她住在中国驻匈牙利大使馆
附近的一家酒店，住一天 30 欧

元。吃的，每天三顿不离方便面。
有时，还要面临被跟踪的危险。
“找律师的过程是非常痛苦

的，到处碰壁。只要一走进律师事
务所，他们都知道我是为这个案
子来的，在当地，没有不知道这个
案子的。”茹琪说。

茹琪曾找了布达佩斯最大的
律师事务所，并通过其他途径还
找了一些律师，足有30多个，“都
说案子难，没有律师愿意接这个
案子。”

一个月后，一名当地律师才
同意接手这个案子。

回到宾馆，茹琪也不敢多想，
“想多了，可能就要崩溃了。这几
个月，估计把这辈子的眼泪都哭
干了。”

直到现在，她和祁阳都没有
将事实告诉家里的老人。

[ 重犯 ]
狱中的伙食是按当地的饮食

习惯配的，大部分时间吃的是足
有四指厚的腌制肥肉，连匈牙利
本地人都吃不惯。“只有吃到方便
面时，才能感觉到家的味道。”李
礼说。

从 9月份的第三周，宪宏伟
和李礼从普通监区调到了重犯
区，并实行了隔离。

关押在这里的，都是一些特
大杀人犯等重犯。除了狱友外，他
们接触不到任何人。出去放风时，
也要等其他人都结束了，才轮到
他们。

狱友是匈牙利人，根本不懂
英语，彼此之间的交流仅限肢体
语言。狱中没有任何中文书籍、报
纸、杂志，宪宏伟和李礼就像哑巴
一样，天天沉默。唯一能够释放情
绪的，便是写日记。两人在狱中坚
持每天写日记，每人都记了厚厚
的一本。

李礼写道，“刚被捕时特别恐
惧，昏昏沉沉地不知道怎么回事，
就来到了这样一个环境。”

宪宏伟刚进监狱时，曾遭遇
狱友恐吓，并向他收保护费。后来
他申请换了房间。

看爱人和孩子的照片，成了
李礼唯一的慰藉。
“他看孩子的照片时特别开

心，没事的时候，孩子他爸就可以

对着我们的照片说话。”祁阳说着
说着，也笑了。

在放风的时候，李礼就在监
狱楼顶大声唱国歌，每次唱完就
痛快很多。

李礼的这一举动，总让看守
很紧张，他们根本听不懂他在喊
什么。

狱中的伙食是按当地的饮食
习惯配的，大部分时间吃的是足
有四指厚的腌制肥肉，连匈牙利
本地人都吃不惯。
“只有吃到方便面时，才能感

觉到家的味道。”李礼给祁阳打电
话时说。祁阳赶紧给丈夫邮了五
六包方便面。

根据当地的习惯，如果一个
人在监狱中，没有家人给寄东西，
是很受歧视的。但祁阳和茹琪每
次邮给丈夫的东西，却三番五次
送不进去。

祁阳第一次邮寄的是茶叶，
当地警察不认识茶叶，怀疑是“可
疑物品”，都倒在垃圾桶里，寄的
香肠也被拿走了。
“有一次寄牙膏，警察把牙膏

从后面剪开，然后用铁丝在里面
搅和一通。”茹琪还曾给宪宏伟寄
过剃须膏，送进去前警察却把里
面的泡沫全都挤了出来，最后，交
到宪宏伟手上的，只是一个空壳
了。“所有寄出去的信件，交到他
们手上时，都已经是拆开的了。”

因为天气冷，李礼没有其他
衣服，就在狱中捡了两件旧背心，
这是原来狱友留下的。
“他说他当时特别高兴，一下

子套穿了三件背心，暖和了很
多。”祁阳说，一开始在狱中没有
任何日用品，按当地警察的说
法———“没有针对外国人的经费，
需要单独申请”，最后，每人只给
了两卷卫生纸。

在狱中，宪宏伟和李礼一周
能打三次电话，每次通话最多不
超过十分钟。监狱也安排探视，一
个月一次，每次不超过一小时。

茹琪说，她第一次探视宪宏
伟是9月20日，到达匈牙利的第
二天。
“我走到监狱楼下，突然听到

有人喊我的名字，抬头一看，愣了
半天，才认出是宪宏伟。”

宪宏伟正站在监狱楼顶，向
妻子招手。那时宪宏伟正在放风，
“他的头发非常短，还穿着当时去

匈牙利时穿的短袖。我们见面的
时候，当地已经很冷了。”

当天下午，在警察安排下，宪
宏伟和茹琪在一个隔间中见了一
面。
“我和宏伟都哭了，但不敢多

说什么，因为谈话是被监听的。”
茹琪说，中国驻匈牙利大使馆工
作人员曾多次去看宪宏伟和李
礼，这也让他们非常激动。有一次
使馆工作人员去的时候，宪宏伟
说了句，“亲人就在身边”。

[ 寄托 ]
李礼在信中说，女儿马上就

过百天了，他特意借了针线，从衣
服上撕下来一块衣角，给女儿做
件小礼物。

李礼住在监狱宿舍下铺，他
把孩子的照片全都贴在了上铺的
床板下，只要一躺在床上，就能看
到孩子。
“他说，咱的孩子太漂亮了，

看多少遍都看不够。每次写信时，
他都把我和孩子的照片放在边
上。他说这样就好像我能盯着他
写东西一样。”祁阳连着说了两
遍。

孩子百天刚过，祁阳收到了
李礼的信，信里夹着一块绣着“长
命百岁”的布条。
“要知道，他在家时，从来都

没有动过针线的。”祁阳感动坏
了。

李礼在信中说，女儿马上就
过百天了，他特意借了针线，从衣
服上撕下来一块衣角，给女儿做
件小礼物。
“他告诉我，这是他花了三天

时间，手扎了好多次，才绣出来
的，可惜寄晚了，因为没有搞到邮
票。”祁阳说，女儿百天前，丈夫已
经锈好了礼物，可一枚邮票要10
元人民币，他手头没有一分钱。
“活了这么大岁数，我从来没

有因为10块钱发过愁。”后来，李
礼通过和其他狱友交换，才换来
一枚邮票，将信寄到北京。

女儿平时特别爱吵，上次李礼
打电话回来时，祁阳让父亲把孩子
抱到电话边上，让丈夫听听孩子的
喊声。可偏偏这时候，孩子却突然
乖了下来，一点儿都不出声了。

而宪宏伟在狱中的寄托，是
一块绣有茹琪名字的毛巾和一张
抄有经文的纸张，其他东西，都在
关押前被没收了。
“这些，都是宏伟临去匈牙利

前我给他准备的。他晚上睡觉时，
就天天抱着这两样东西。”茹琪
说。

现在，宪宏伟和李礼已经不
需要家人再寄东西，生活上也没
问题，唯一想做的，就是省下钱给
家人打电话。“家，太重要了！”李
礼说。
“我们现在只能被动地等待，

人家说哪天什么都准备好了，他
们就要被引渡到美国了。”话语
中，祁阳和茹琪很无奈。

12 月 3 日，宪宏伟和李礼申
请政治庇护被拒，向匈牙利最高
法院提出的复核申请也被驳回，
“现在，唯一的办法只剩下拖时间
了。”

茹琪说，政治庇护还有一次
上诉机会，也是唯一一次，要在
15天内完成，60天之后将会给出
结果，“但被拒绝的可能性非常
大。”一旦引渡到美国，两人将面
临最高 15 年的监禁处罚，这是两
家人最不愿看到的结果。

12 月 4 日，在布达佩斯周旋
了一个多月的茹琪无功而返。

现在，茹琪和祁阳想通过各
种途径了解到一些中国人被诱骗
到美国的情况，基本都是被特工
钓鱼执法，而受害者都选择了沉
默。
“经历过这种事情的人，都说

这是一场噩梦，他们不想把这些
伤疤再次揭开。”茹琪急于想从这
些被骗者身上了解一些在美国诉
讼的知识，但她根本找不到这些
人的联系方式。
“在美国的那段经历非常痛

苦，很多人都不愿提了。”
茹琪和祁阳已经做好了最坏

的思想准备，不过她们还在等待，
希望有奇迹发生。

（应当事人要求，文中祁阳、
茹琪均为化名）

一场突然变故彻底改变了两个中国家庭。2010年9月，中国

公民宪宏伟和李礼被指控违反美国武器出口和贸易法例，非法购买

军用芯片，被跨国“钓鱼执法”，关押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监狱重犯

区。

还有60多天时间，宪宏伟和李礼就可能会被引渡到美国。在那

里，他们可能面临最高15年的监禁处罚。

两个家庭、两个女人开始了异国营救。

美国特工的名片及其预售的芯片。

李礼在狱中给女儿绣制的“长命百岁”。


